
 

创新创业的心理动因：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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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创业是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战略选择，而其心理动因研究是激发和保护企业家

精神进而推动创新创业发展的关键。文章借鉴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创业成功模型，论证了心理因素作

用于创新创业的机制，并使用Hausman-Tailor估计和工具变量方法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研究结果

表明：第一，创新创业具有显著的深层心理动因，已有文献所强调的创新创业前因变量可以经由心理因

素来解释；第二，心理因素与创新创业之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所以企业家精神能够通过后天实践而习

得；第三，受调节变量的影响，创新创业的心理动因存在地区和时代差别。因此，适时制定有区域差别的

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和保护措施，将具有重要的创新创业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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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当前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持续，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创新创业

可以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效率，具有明显的就业扩张及经济增长效应，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

战略选择（张来武，2016；蔡跃洲，2016）。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

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正是对这一战略选择的积极回应，已然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

关注。

在传统经济学研究中，创新创业的概念十分广泛，是指一切能够改变资源使用效率的行为

（德鲁克，2009；熊彼特，2017），而实施这类行为的主体被称为企业家（靳卫东等，2008）
①

。那么，

鉴于创新创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谁会实施创新创业行为而成为企业家，他们是否

具有相对统一的心理特质，即企业家精神，就成为相关研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收稿日期：2018-06-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关联及溢出效应研究”（17BJL055）；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

“科技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与对策”（2016RZB01041）；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以质量为导向的

城乡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研究”（16CGLJ10）；山东省高等学校优势学科人才团队培养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靳卫东（1973－），男，山东济宁人，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刘敬富（1987－），男，山东潍坊人，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何　丽（1981－），女，四川绵阳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

第 20 卷 第 6 期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Vol. 20 No. 6
2018年12月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ec. 2018

DOI: 10.16538/j.cnki.jsufe.2018.06.004

①从狭义上看，创新与创业活动具有一定关联，但两者仍然存在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即创业并不一定意味着创新（张舰和

Rozelle，2017）。可是，目前创业越来越体现为创新行为的后续，而创新者也大多从事创业实践。所以，适应于“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实践要求。本文从广义上将创新创业界定为，企业成长过程中所有新的资源组合实现，包括引进新产品、新服务、新市场、

新生产流程、新技术、新研究等，它将贯穿于企业成长的全过程（ Phelan和Alder，2006；熊彼特，2017）。那么，由谁来完成新的资源

组合，其中是否存在稳定的前因变量，就成为创新创业研究的核心问题（Shane和Vendataraman，2000；Shane，2012）。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企业家是通过创新创业行为来谋求市场竞争优势的，这对企业家禀

赋提出了较高要求，包括内在的心理禀赋和外在的资源禀赋。其中，心理禀赋很早就受到创新

创业研究者的重视。一般认为，创新创业属于企业家个体的自发行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

企业家的特殊人格，而这些人格来源于深层的心理因素（熊彼特，2017）。外在的资源禀赋只有

被感知而形成内在心理氛围时，才会对创新创业发挥促进或者抑制作用（德鲁克，2009）。并且，

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创新创业实践往往要求企业家根据表面信息和个人习惯，采取简约化

的认知模式迅速做出决断（Mitchell和Phillips，2007），这也增加了心理因素在创新创业中的重要

性。另外，大量调查研究也显示，企业家群体确实具有一些不同于他人的人格特征，比如成功

欲、自信心和冒险性等（Djankov等，2006；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等，2015）。所以，创新创业绝非

出自偶然，而是具有深层的内在动因（李苑凌等，2010），这些内在动因应该能够追溯到心理层

面，从心理学视角探究创新创业的前因变量将具有突出的理论和实践优势。

不过，从深层的心理因素到具体的创新创业实践，中间必然存在很多中介变量和调节变

量，这模糊了两者的逻辑关联。正因如此，从多元化的中介变量来考察，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企

业家往往表现出较大差别（徐淑英等，2012），以至于创业者之间的特征差异远大于创业者与非

创业者之间的差别（Gartner，1985）；再加上，心理因素和创新创业的测度困难（靳卫东和高波，

2008），两者之间的因果内生性（李海垒等，2012），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样本选择系统性偏差等

（Audretsc和Fritsch，2002；高波和胡卫兵，2012），都限制了创新创业心理动因的事实验证。由此，

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创新创业政策建设困境，大量公共政策仍然聚焦于供给面

的资源投入（周海涛和林映华，2016），而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和保护明显不足。

因此，创新创业是否具有深层的心理动因？已有文献所强调的前因变量，比如知识、经验、

成功欲和冒险性等，是否可以经由心理因素来解释？本文论证创新创业的心理动因，试图回答

这些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创新创业具有显著的心理动因，这些心理因素可以通过后天实践而

习得，而很多文献所强调的前因变量只是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中介或调节变量。本文分析不仅

有利于丰富创新创业知识，而且能够为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和保护措施提供经验基础，尤其可以

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学术支撑，必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文献综述

探究创新创业的前因变量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既包括创新创业者的外在资

源禀赋，也涉及其内在的个体特征。很多学者认为，创新创业存在深层的心理根源，了解这些

心理根源比认识外在的资源禀赋更能预测创新创业行为（Stagner，1951；杨晶照等，2011；张振

刚等，2014）。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广泛的心理学理论支撑，已有文献主要是分析了企业家

的 特 殊 思 维 和 行 为 方 式 ， 即 具 体 人 格 ， 包 括 创 新 性 、 冒 险 性 、 独 立 性 、 成 就 动 机 和 控 制 力 等

（Knight，1921；Schumpeter，1935；McClelland，1961；Rauch和Frese，2007；Mitchell和Phillips，2007），

对于深层的心理因素鲜有涉及。虽然具体人格与心理特质存在紧密关联，而且与创新创业行为

显著相关（Rauch和Frese，2007），但是具体人格与创新创业容易产生因果内生性，所以相关研究

很难真正认识创新创业的前向动因
①

。

近期心理学知识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大五人格模型，为直接考察创新创业的心理动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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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现代演化生物学理论，创新创业者的人格特征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不会改变。但是，更多学者认为，这种人格特征的

先天决定论无法解释企业家精神所存在的地区和时代差别（李乾文，2005），人格特征绝非一成不变，而是受到社会环境和后期

实践的严重影响（戴晓阳等，2004；Roberts等，2006；Almlund等，2011），具有很大的可塑性。



了可能。一方面，大五人格框架下的心理因素具有跨文化和地域的优越性，能够解释个体之间

的 大 部 分 心 理 差 异 ； 另 一 方 面 ， 大 五 人 格 模 型 将 众 多 维 度 的 心 理 因 素 演 变 成 可 操 作 化 量 表

（Harrison等，1998；李苑凌等，2010），易于对相关内容进行全方位的事实验证。

不过，应该强调的是，从远端的心理因素到具体的创新创业，中间存在较为复杂的逻辑关

系（Baron和Markman，2005；Zhao和Seibert，2006；Zhao等，2010），比如很多中介变量可以影响创

新创业，包括成功动机、行动策略和企业战略以及知识、智力和专业经验等（Baum和Locke，2004；

Frese等，2007；张振刚等，2014）。同时，文化、市场和社会网络等作为心理因素的调节变量，也能

够作用于创新创业实践（袁晓玲等，2012；胡金焱和张博，2014；夏飞等，2016）。甚至，有学者认

为，近端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才是决定创新创业的关键，对深层心理因素的考量只会使问题

变得更为复杂（Stewart和Roth，2007）。可是，也有学者强调，心理因素是企业家行为的内在根

源 ， 只 研 究 其 中 介 变 量 和 调 节 变 量 的 作 用 ， 显 然 不 能 形 成 有 关 创 新 创 业 规 律 的 科 学 化 认 识

（Zhao等，2010）
①

。

另外，创新创业包括企业家的机会识别和机会开发，是一个多阶段演变过程（李苑凌等，

2010），所以将创新创业界定为任一阶段的企业家行为都将有失偏颇（Davidsson等，2006）。而在

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创新创业通常具有独特的内容和产出，所需企业家精神自然有所差别

（Baron和Markman，2005；田虹和崔悦，2017）。比如，在早期阶段创新创业者的人格特征，包括开

放性、责任感和自主性等，就不一定适合于企业的后期发展（Eckhardt和Shane，2003；Ciavarella
等，2004；Baron和Markman，2005；Rauch和Frese，2007）。那么，大量已有文献没有充分体现这种

差别而直接进行统一的企业家精神分析，必然会存在样本选择的系统性偏差（Stewart和Roth，

2007），导致创新创业与心理因素的关联失真，由此得出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结论（李海垒

等，2012）。加之，诸多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以及内生性问题所造成的实证分析困难，目前创新

创业心理动因研究明显不足，已成为创新创业实践的障碍（Rauch和Frese，2007；Obschonka等，

2010；尹向毅，2017）。

因此，服务于新旧动能转换的现实要求，本文分析创新创业的心理动因，试图在以下几个

方面做出贡献：第一，参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在多阶段企业成长中动态考量创新创业行为；

同时，借鉴已有文献中大五人格的测度量表，将大量自然语言所描述的心理状况整合成一组简

约人格，有利于精确测度心理因素。第二，借鉴创业成功模型，考虑到诸多中介和调节变量的

影响以及内生性问题，可以清楚地辨析心理因素与创新创业之间的逻辑关联。第三，使用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可以避免样本选择的系统性偏差，而采用Hausman-Tailor面板数据

分析和工具变量法来克服共线性、遗漏变量和内生性问题，能够为创新创业心理动因研究提供

更为精确的经验证据。

三、  创新创业的心理动因分析

创新创业的所有影响因素，都可以归结为内在和外在禀赋两个方面。其中，内在禀赋可以

追溯到企业家的心理层面，而外在禀赋就形成了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针

对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本文将动态分析企业家的创新创业行为，同时考虑到中介变量和调节

变量的作用，准确辨析创新创业的心理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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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目前已有文献检验了单一或者少量心理因素与创新创业的逻辑关联，包括外向性、责任感、经验开放性、情绪稳定性等

（Barrick和Mount，1991；Wooten等，1999；Ciavarella等，2004；Ismail等，2009）。同时，还有学者通过元分析方法验证了两者的紧密

联系，并且证实了很多变量都是经由心理因素而作用于创新创业实践（Tierney和Farmer，2002；Rauch和Frese，2007；Sweetman

等，2011）。



（一）企业生命周期中的创新创业行为

如前文所述，创新创业是一个多阶段的动态演变过程，不仅包括机会发现，而且更为重要

的是，还涵盖了后期的机会开发和应用。目前很多学者使用静态的单一创新指标，或者采用某

些财务指标来反映创新创业，显然都难以把握创新创业过程的实质（靳卫东等，2008）。本文将

个体工商从业者和企业经营者抽象为企业家，并把企业成长归结为他们的创新创业实现，从而

借助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来考察创新创业的动态过程。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创新创业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

利润水平和发展空间。例如，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创新能力要好于滞缓期，与此相对应，

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利润率也要明显高于滞缓期企业（仲为国等，2017）。所以，有学者根据

利润变化将企业生命周期分为十个阶段，即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壮年期、稳定期、

贵族期、官僚初期、官僚期、死亡期
①

，同时使用灵活性和可控性来描述企业成长的阶段性特征

（Adizes，1988；田虹和崔悦，2017）。其中，从创新创业的角度来看，灵活性就代表了企业家的能

力，是决定企业生命周期的关键（姚建文等，2011）。比如：在孕育期，企业尚未诞生，仅仅是一

种创新创业意向；在婴儿期，把空想转变为现实，创新创业活动迅速增加，灵活性开始上升；在

学步期，企业从创业型向管理型转变；在青春期，企业管理正式化，创新性和灵活性开始下降；

在壮年期，视野的开拓与创造力的发挥已制度化；在稳定期，对占领新市场、获取新技术的期

望值减低，灵活性进一步下降；在贵族期，注重形式，企业内部严重缺乏创新和灵活性；在官僚

初期，强调追究问题的责任人，而不是关注应该采取什么创新性措施；在官僚和死亡期，完全

缺乏创新，已没有灵活性（张军，2007；姚建文等，2011）。因此，根据各阶段有关灵活性的描述，

企业家的创新创业能力持续变化，总体呈现出一条倒U形曲线，如图1中实线L1所示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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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生命周期中的创新创业行为

注：纵轴代表创新创业或利润，横轴代表时间；实线L1代表创新创业行为，虚线L2代表利润。虚线

S1和S2表示“二次创业”，虚线S3表示“二次创业”所产生的利润变化，即一个新生命周期的开始。

　　数据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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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与此类似，有学者是根据销售收入、雇员人数或企业规模等指标来描述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并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

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和蜕变期，或者是孕育期、初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陈佳贵，1995；李

业，2000）。

②事实上，有些企业在早期阶段就消亡了，并没有走完所有循环阶段。不过，也有企业通过“二次创业”而进入了新的生命周

期（陈佳贵，1995），如虚线S2所示。结合这两方面因素，在大样本数据库中，由于企业数量众多，企业成长过程仍然可以被抽象为

一条完整的连续变化曲线L1。



显然，与创新创业行为相比，企业利润的变化存在一定的时滞，如图1中虚线L2所示。在初

创期，企业利润很低，甚至为负值。从学步期至稳定期，企业利润迅速达到最高点，并开始面临

“二次创业”陷阱。此后，企业利润快速下降，逐步走向官僚期和死亡期。有研究表明，很多中小

企业在初创期就已消亡，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壮大（田虹和崔悦，2017），同时有些企业依靠“二次

创业”进入了新的生命周期（姚建文等，2011），如虚线S3所示。所以，删除初创期的不稳定阶段

以及“二次创业”有可能产生的新生命周期，根据图1中L1和L2的对应关系及其变化特征，从学

步期至稳定期，借助利润和利润增长率两个指标，就可以清晰地刻画出创新创业的演变过程，

从而为精确测度创新创业行为提供了条件
①

。

根据前文分析，正是因为有阶段差别的心理特质不断激发出企业家的创新创业行为，企业

才能从初创期走向成熟期，并有可能通过“二次创业”进入新的生命周期（姚建文等，2011；田虹

和崔悦，2017）。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创新创业具有显著的心理动因，但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这些因素的作用存在明

显差别。

（二）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

在创新创业实践中，远端的心理因素要通过更为具体的中介变量而发挥作用，包括知识、

行业经验、专业技能等（Baum和Locke，2004；Rauch和Frese，2007），并受到调节变量的影响，比如

激烈的市场竞争有可能抑制创新创业活动（刘佳和李新春，2013）。长期以来，由于心理因素的

测度困难，很多实证研究直接以中介变量作为创新创业的前向动因，不仅很难发现其中稳定的

深层根源，而且也不符合企业家与他人存在明显人格差异的经验事实（高波，2007）。近期，大五

人格模型的发展为界定与测度心理因素，进而为创新创业心理动因研究提供了机遇。大五人格

模型认为，心理特质是构成人格的较小单位，它不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更大的稳定性，

是激发与指导个体行为的内在原因。

参照Kumar（2009）提出的创新创业理论框架标准，借鉴Rauch 和  Frese（2007）的创业成功模

型，本文在企业生命周期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创新创业的心理动因模型，如图2所示。首

先，根据众多的心理特质形容词，大五人格模型可以对描述心理状况的自然语言进行分类与缩

减，建立五个维度的一般人格特征。这无论是在语义判断，还是在临床检验中，结果都很稳定，

动态测度准确衡量

控制变量（中介）

知识、智力、专业经验

人格特征 创新创业行为众多心理因素

控制变量（调节）

市场、文化、地区因素大五人格模型 企业生命周期

 
图 2    创新创业的心理动因

数据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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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现有文献中，有学者使用经济绩效指标来衡量创新创业，包括经济增加值、主观绩效评价以及财务绩效等（袁晓玲等，

2012；郭惠玲，2014）。但是，他们没有考虑经济绩效与创新创业之间的时滞，显然难以得到准确的测度结果。



从而能够相对精确地衡量企业家的心理因素（王登峰，1994）。其次，从心理因素到创新创业的

中介变量包括知识、智力和专业经验等，而调节变量是指市场环境、社会文化和地区因素等

（Baron 和Markman，2005）。最后，虽然心理因素较为稳定，但仍有可能受到创新创业实践的影

响（李海垒等，2012）。所以，针对创业成功模型的缺陷，本文建立了心理因素与创新创业之间的

互为因果关系，并由此得出以下两项假设：

假设2：在心理因素与创新创业之间存在很多中介变量，它们的作用都可以经由心理因素

来解释。

假设3：心理因素与创新创业之间存在因果相关性，这种关系会受到资源环境等调节变量

的影响。

总之，从心理学视角论证创新创业的前因变量，不仅要研究创新创业的动态过程，而且还

要考虑到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作用，以及心理因素与创新创业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由此，

本文将创新创业的心理动因归纳为三项假设，检验这些假设就可以为上述理论机制分析提供

经验证据的支持。

四、  创新创业心理动因的实证检验

如前文分析，在心理因素与创新创业之间存在很多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而且两者有互为

因果关系。那么，在现有文献中，使用简单的统计分析和线性回归方法来检验创新创业的心理

动因，必然会产生共线性、遗漏变量和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采用Hausman-Tailor面板数据模

型进行相关估计。

（一）研究方法与指标构建

面板数据综合了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的特点，能够获得更多信息，并且它增加了自由

度，可以有效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另外，虽然企业家心理会受到制度、

文化等隐性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大多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变化，所以为了有效剔除其影响，

本文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回归方程为：

Yit = αi+ x
′

itβ+ x
′2
it γ+T ′itδ+µi+εit (1)

其中，Yit是创新创业指数；xit′是多维度的心理特质；xit'
2
是心理特质的二次项

①
；Tit′是诸多控

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市场环境、社会文化和地区因素等；μi代表个体异质的截距项；εit表示扰

动项；i=1，2，…，n，表示不同的创新创业个体；t=0和1，分别表示2012年和2014年。

首先，在被解释变量Yit方面，本文根据前文分析构建了一个创新创业指数，以衡量创新创

业行为。有研究表明，60%左右的企业符合12年为周期的成长过程，并且以3年为单位整个周期

可以平均分为4个阶段（赵炼钢，2002）。借鉴这种等距的阶段划分方法，参照图1中企业生命周

期，本文构建创新创业指数的具体方法是：根据学步期至死亡期利润增长率与创新创业的同向

单调递减规律
②

，将所有研究样本按照利润增长率的高低等距划分为8个阶段；然后，从左到右

为每个阶段进行8～1赋值，并以此作为创新创业的衡量指标，即创新创业指数yit。一般认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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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前文所述，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创新创业的心理因素存在明显差别。并且，根据已有研究，心理因素与创新创业之

间很可能存在二次函数关系（程虹和宋菲菲，2016）。所以，为了充分体现创新创业的阶段性差别，本文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心理

因素的二次项。

y = at2+bt+ c
(
a < 0,利润y ⩾ 0

)
②如图1所示，从学步期至死亡期，假设企业利润方程为 ，那么随着时间增长，（y′/y）会单调

递减，这与创新创业曲线的变化趋势相同。正因如此，为了精确测度创新创业，同时也为了归纳企业成长中相对一致的企业家精

神，本文选择学步期到死亡期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果变量的序次测度有5个以上的分类等级，就可以将其视为连续变量而不会产生太大的估计偏

误（Johnson和Creech，1983）。因此，这种创新创业指数的构建方法，不会妨碍面板数据个体固定

效应模型的使用。

其次，在解释变量x′ it方面，根据已有研究，大五人格是相对稳定的，它所描述的企业家精神

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普适性。比如，很多文献将企业家精神界定为敬业、事业心、自律、条理、

审慎性、合作、交际和宽容等。因此，大五人格的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

（或神经质）就包括了企业家精神的高频字段，可以相对精确地衡量创新创业者的心理特质。

那么，以CFPS数据库为基础，本文借鉴李涛和张文韬（2015）的大五人格测度量表
①

，就可以量

化分析企业家精神。由此，本文将企业家精神解构为11项心理特质，包括：严谨性维度下的条理

性、事业心、审慎性，外倾性维度下的乐群性、正性情绪，顺同性维度下的利他性、顺从性，开放

性维度下的行动，神经质维度下的焦虑、抑郁、脆弱性等。然后，根据2010年、2012年和2014年

CFPS数据中的成人问卷，将这些心理特质对应于11个具体问题，如表1所示。由此，本文对每个

具体问题进行1～5赋值
②

，就得到了心理特质的衡量指标。赋值越高表明该项心理特质越强，而

加总各项心理特质的量值又可以得到五个维度的人格特征分值。

再次，如图2所示，市场环境、社会文化和地区因素等构成了创新创业的调节变量，知识、智

力和专业经验等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而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家的性别、年龄和户籍类型等

也会作用于创新创业（龙丹等，2013；刘鹏程等，2013；胡金焱和张博，2014）。所以，为了考察中

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作用，同时为了提高估计精度，本文将这些因素统一引入估计方程，具体包括：

（1）个体特征变量。受限于数据资料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受教育年限来反映知识水平，选择

“是否有从业经历”虚拟变量来反映专业经验，使用自有资产量来反映创新创业规模，使用记忆

表 1    基于大五人格模型的细分心理特质及其问题测度
③

人格特征 心理特质 序号 主要特征 对应问题测度

尽责性

条理性 1 个体处理事务和工作的秩序和条理 受访者的衣着整洁程度

事业心 2 个体的奋斗信心和实现目标的进取精神 对自己未来的信心

审慎性 3 个体在采取具体行动前的精神状态 受访者对调查的疑虑

外倾性
乐群性 4 人们是否愿意成为其他人的伙伴 在与人相处方面能打几分/他人不喜欢自己

正性情绪 5 个体倾向于体验到正性情绪的程度 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

宜人性
利他性 6 个体对别人的兴趣和被人关注程度 受访者对调查的兴趣

顺从性 7 个体与别人发生冲突时的倾向性特征 自己的人缘关系有多好/他人对自己不友好

开放性 行动 8 人们是否愿意尝试各种不同活动的倾向性 受访者对调查的配合程度

情绪稳定性

焦虑 9 面对没把握事物、令人害怕情况时的状态 感到精神紧张的频率

抑郁 10 正常人倾向于体验抑郁情感的个体差异 感到情绪沮丧、郁闷、不振奋的频率

脆弱性 11 个体面对应激时的状态 做任何事都感到困难的频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李涛和张文韬（2015）的《人格特征与股票投资》以及CFPS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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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样，李涛和张文韬（2015）也是借鉴Costa和Mccrae（1992）建立的NEO（Neuroticism，Extraversion，Openness to

Experience）人格特征修订问卷，同时借鉴英国家庭追踪调查（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tudy，BHPS）和德国社经追踪调查

（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GSOEP）的相关问题，构造了基于CFPS问卷的大五人格测度量表。

②为了简化分析，在此没有列出每项心理特质的具体赋值方法，有需要的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

③针对李涛和张文韬（2015）的心理指标设计，本文进行了所有心理特质的相关性分析，发现外倾性下的热情性（受访者的

待人接物水平）、宜人性下的信任（受访者回答的可信程度）与其他指标相关性很强。另外，在2010年和2014年CFPS数据中，开放

性下的价值（传宗接代的赞成程度）不可得。所以，本文在此只选择了11项心理特质，将其对应于11个具体问题。



能力虚拟变量来反映智力，由此再加上年龄、性别和户籍类型的虚拟变量，共同作为控制变量

而加入估计方程式（1）。其中，根据CFPS的成人问卷，记忆能力虚拟变量的赋值是1～5，数值越

大代表记忆能力越强
①

。

（2）市场环境因素。市场环境是决定创新创业行为及其绩效的重要因素（李苑凌等，2010；

刘佳和李新春，2013；郭惠玲，2014）。基于王小鲁等（2016）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016）》，本文收集整理了有关我国各地市场环境的调查数据，以报告中各个省份的市场化总

指数来衡量各地创新创业的市场环境。

（3）正规制度、社会文化及其他地区因素。任何企业或者说经济个体都是嵌入特定社会制

度背景中进行创新创业活动，所以创新创业及其心理动因都深受很多地域因素的影响（夏飞

等，2016）。受限于数据资料的可得性，本文将地区虚拟变量引入估计方程，以反映正规制度、社

会文化及其他地区因素的影响。

最后，根据前文分析，企业家心理有可能受到创新创业实践的反向作用，所以在方程式（1）

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因果相关的内生性（李海垒等，2012）。为此，本文将采用企

业家的自有资产量来反映创新创业成效，从而借助Hausman-Taylor方法生成工具变量。另外，创

新创业和心理因素的测量误差以及其他可见和不可见因素的影响，也会产生内生性。还有，在

上述控制变量中，性别、户籍类型、地区因素和受教育年限等都是短期恒定变量，在个体固定

效应分析中它们将被自动剔除。因此，为了充分利用面板数据信息，并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

采用Hausman-Taylor方法重新进行相关估计
②

，回归方程为：

Yit = αi+ x
′

itβ+ x
′2
it γ+TV ′itδ+T I′iε+µi+εit (2)

其中，TV′ it是可变控制变量；TI′ i是不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户籍类型和地区虚拟

变量以及受教育年限等。

（二）数据说明与相关指标的统计分析

1. 数据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库。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CFPS）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

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CFPS样本覆盖25个省、市、

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16 000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CFPS调查问卷

共 有 社 区 问 卷 、 家 庭 问 卷 、 成 人 问 卷 和 少 儿 问 卷 四 种 主 体 问 卷 类 型 。 其 中 ， 在 成 人 问 卷 中 ，

CFPS数据库调查了家庭成员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状况，包括成人面访问卷下的访员观察、主观

态度、行为与精神状态等模块，这可以作为测度大五人格的数据基础。

同时，心理因素和创新创业的衡量指标分别来源于CFPS数据库中的成人库和家庭经济库。

首先，本文是以成人库的调查问卷为基础，来测度心理因素、中介变量以及调节变量等，由此

筛选出指标测度完备的成人个体样本；其次，根据成人库中“工作性质”的调查结果，剔除受雇

他人或者无工作的样本，选择从事个体或私营经济的成人个体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最后，如前

文所述，本文是将个体工商从业者和企业经营者抽象为企业家。所以，基于家庭经济库中“个体

经营和私营企业的利润”以及“个体经营和私营企业的资产”情况，测算出创新创业指数，并将

其作为家庭内成人个体样本的创新创业衡量指标。由此，就完成了个人创新创业行为信息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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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于“能记住主要事情吗”的问卷调查，本文对记忆能力虚拟变量的赋值方法是：对应于“只能记住一点点”“只能记住少

数”“能记住一半”“能记住多数”和“完全能记住”五种回答方式，分别赋值为1～5。

②Hausman-Taylor方法是利用解释变量的信息产生工具变量，能够解决内生性和共线性问题，同时还可以保留不随时间变

化因素的影响（Hausman和Taylor，1981；宋小宁等，2015）。



业经营信息的匹配，这在微观层面上可以满足创新创业心理动因研究的需要。

在图1中，根据前文分析，企业始终面临创新创业的压力，特别是在稳定期以后更是有可能

滑入“二次创业陷阱”（陈莉平，2004；姚建文等，2011）。所以，在稳定期以后，不同企业的成长路

径有可能发生分化：一类企业由于缺乏创新创业而走向官僚和死亡期，另一类企业通过创新创

业会进入新的生命周期，如图1中虚线S3所示。这也就是说，在稳定期以后不同企业的创新创业

行为将变得很不一致。有鉴于此，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选择四个阶段的

样本，即从学步期至稳定期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由此，删除信息缺失样本，本文得到了个体

工商从业者和企业经营者样本共计886个。

2. 相关指标的统计分析

如表2所示，从创新创业指数的四分位点来看，一些心理特质与创新创业之间明显存在相

关性，且表现出显著的二次相关特征，比如条理性、乐群性、利他性和顺从性等。同样，五项人

格特征与创新创业之间也有相关性，而且也表现为显著的二次函数关系，比如宜人性和情绪稳

定性等。这初步验证了假设1，说明创新创业存在心理动因，它们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发挥了

有差别的决定性作用。另外，五项具体人格有可能会掩盖多维度心理特质的结构性特征，所以

其数值变化较小，预期回归结果并不显著。

表 2    创新创业指数、心理特质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统计分析

衡量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均值
创新创业指数的四分位点

（1） （2） （3） （4）

innovation 创新创业 4.500 1.500 3.502 5.498 7.500

con_1 条理性 4.059 4.036 4.110 4.023 4.066

con_2 事业心 4.112 4.185 4.172 4.131 3.960

con_3 审慎性 1.880 1.880 1.805 1.962 1.871

ext_1 乐群性 4.231 4.087 4.086 4.335 4.417

ext_2 正性情绪 3.684 3.739 3.805 3.652 3.541

ple_1 利他性 3.842 3.772 3.929 3.911 3.757

ple_2 顺从性 4.201 3.982 4.053 4.358 4.411

ope_1 行动 4.145 4.063 4.219 4.158 4.141

emo_1 焦虑 4.549 4.488 4.505 4.540 4.664

emo_2 抑郁 4.303 4.179 4.269 4.367 4.399

emo_3 脆弱性 4.465 4.461 4.484 4.483 4.431

male 是否男性 0.599 0.568 0.557 0.629 0.644

lnage 年龄 3.762 3.766 3.773 3.772 3.739

experience 从业经历 0.843 0.779 0.860 0.851 0.883

urban 户籍类型 0.483 0.554 0.529 0.466 0.383

education 受教育年限 8.165 7.964 8.231 8.059 8.405

memory 记忆能力 3.668 3.667 3.643 3.751 3.613

lnassets 自有资产量 1.295 1.197 0.963 1.484 1.538

market 市场环境 1.908 1.876 1.891 1.919 1.946

province 地区虚拟变量 − − − − −

con 尽责性 3.350 3.367 3.363 3.372 3.299

ext 外倾性 3.958 3.913 3.946 3.993 3.979

ple 宜人性 4.022 3.877 3.991 4.135 4.084

ope 开放性 4.145 4.063 4.219 4.158 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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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结果分析

考虑到创新创业与心理因素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以及诸多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影响，

本文以学步期至稳定期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续表 2　创新创业指数、心理特质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统计分析

衡量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均值
创新创业指数的四分位点

（1） （2） （3） （4）

emo 情绪稳定性 4.439 4.376 4.419 4.463 4.498

obs 观测值 886 222 221 221 222

　　注：为了缩小量纲的影响，此处对年龄和自有资产量进行了取对数处理。另外，province是指，除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海南省、青海省、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之外，25个省、市、自治区的地
区虚拟变量。
　　数据来源：作者利用stata13.0整理所得。

表 3    创新创业心理动因的实证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con_1
–6.269***

（1.644）
–6.790***

（0.650）
–6.789***

（0.650）
–6.604***

（1.691）
–6.165***

（0.574）
–6.165***

（0.574）
–1.438
（2.126）

–0.268
（1.120）

–0.202
（1.201）

–0.330
（0.365）

con_2 1.102
（0.977）

0.582
（0.362）

0.556
（0.363）

1.946***

（0.615）
1.203***

（0.329）
1.203***

（0.329）
2.610**

（1.148）
1.980***

（0.636）
1.956***

（0.636）
–0.165***

（0.025）

con_3 –0.756
（0.944）

–0.725**

（0.344）
–0.759**

（0.345）
–1.660**

（0.792）
–1.310***

（0.338）
–1.310***

（0.338）
1.022
（0.870）

0.884**

（0.418）
0.867**

（0.418）
0.123
（0.098）

ext_1
4.092***

（1.532）
3.592***

（0.669）
3.680***

（0.671）
5.222***

（1.211）
3.892***

（0.495）
3.891***

（0.497）
0.036
（1.339）

–1.191*

（0.679）
–1.120*

（0.680）
0.922***

（0.273）

ext_2
–2.906***

（1.020）
–1.188***

（0.372）
–1.246***

（0.374）
–5.371***

（1.183）
–3.411***

（0.443）
–3.411***

（0.443）
0.471
（1.215）

1.226*

（0.643）
1.258*

（0.644）
0.087
（0.132）

ple_1
5.228***

（1.602）
8.425***

（0.677）
8.523***

（0.679）
6.596***

（1.757）
8.462***

（0.679）
8.462***

（0.680）
0.117
（1.171）

0.352
（0.656）

0.306
（0.658）

–0.257
（0.197）

ple_2
–8.350***

（3.197）
–10.740***

（1.525）
–10.816***

（1.527）
–17.062***

（2.908）
–15.096***

（1.421）
–15.096***

（1.427）
–3.392
（2.743）

–2.847**

（1.402）
–2.758**

（1.404）
–1.240***

（0.259）

ope_1 0.974
（2.507）

–3.600***

（0.736）
–3.750***

（0.720）
1.116
（2.482）

–3.584***

（0.801）
–3.584***

（0.804）
–0.312
（2.001）

–1.879*

（1.110）
–1.757
（1.114）

0.307**

（0.143）

emo_1 0.345
（1.819）

2.924***

（0.764）
2.818***

（0.767）
1.907
（1.763）

2.927***

（0.686）
2.928***

（0.695）
0.450
（1.151）

0.667
（0.654）

0.671
（0.654）

0.239***

（0.089）

emo_2 0.206
（1.136）

–0.332
（0.409）

–0.391
（0.410）

0.220
（1.007）

–0.710*

（0.389）
–0.710*

（0.391）
1.011
（1.001）

0.299
（0.480）

0.295
（0.480）

–0.015
（0.080）

emo_3 –2.989
（3.030）

–0.457
（1.013）

–0.659
（1.018）

–8.029**

（3.577）
–6.112***

（1.108）
–6.111***

（1.135）
0.883
（1.027）

0.710
（0.582）

0.710
（0.582）

–0.158
（0.164）

con_12 0.932***

（0.235）
0.978***

（0.090）
0.978***

（0.090）
1.127***

（0.231）
1.024***

（0.078）
1.024***

（0.078）
0.243
（0.284）

0.083
（0.157）

0.074
（0.157）

0.047
（0.041）

con_22 –0.147
（0.152）

–0.124**

（0.055）
–0.118**

（0.055）
–0.344***

（0.100）
–0.272***

（0.052）
–0.272***

（0.052）
–0.379**

（0.159）
–0.302***

（0.085）
–0.299***

（0.085）
0.018***

（0.004）

con_32 0.166
（0.152）

0.165***

（0.059）
0.169***

（0.059）
0.302**

（0.123）
0.234***

（0.057）
0.234***

（0.057）
–0.147
（0.173）

–0.117
（0.082）

–0.113
（0.082）

–0.026
（0.020）

ext_12 –0.479***

（0.184）
–0.382***

（0.082）
–0.391***

（0.082）
–0.630***

（0.145）
–0.440***

（0.062）
–0.440***

（0.062）
–0.002
（0.180）

0.189**

（0.091）
0.191**

（0.091）
–0.120***

（0.035）

ext_22 0.391**

（0.163）
0.131**

（0.056）
0.139**

（0.056）
0.791***

（0.193）
0.482***

（0.069）
0.482***

（0.069）
–0.011
（0.174）

–0.135
（0.090）

–0.139
（0.090）

0.002
（0.017）

ple_12 –0.881***

（0.237）
–1.305***

（0.099）
–1.323***

（0.099）
–1.096***

（0.254）
–1.329***

（0.097）
–1.329***

（0.097）
–0.047
（0.177）

–0.088
（0.097）

–0.081
（0.097）

0.032
（0.026）

ple_22 0.937**

（0.392）
1.239***

（0.182）
1.246***

（0.183）
2.027***

（0.355）
1.798***

（0.172）
1.798***

（0.173）
0.388
（0.337）

0.361**

（0.175）
0.350**

（0.175）
0.140***

（0.035）

ope_12 –0.125
（0.348）

0.471***

（0.102）
0.495***

（0.102）
–0.258
（0.327）

0.366***

（0.105）
0.366***

（0.106）
0.021
（0.282）

0.241
（0.149）

0.224
（0.150）

–0.038*

（0.020）

emo_12 –0.004
（0.251）

–0.333***

（0.104）
–0.317***

（0.105）
–0.241
（0.244）

–0.352***

（0.095）
–0.352***

（0.096）
–0.050
（0.155）

–0.069
（0.086）

–0.069
（0.086）

–0.029**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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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估计方程（1）、（2）和（3）均显示，一些心理特质对创新创业具有显著影响，比如条理

性（con_1）、审慎性（con_3）、乐群性（ext_1）、正性情绪（ext_2）、利他性（ple_1）、顺从性（ple_2）、

行动（ope_1）和焦虑（emo_1）。同时，这些心理特质的二次项非常显著。这就证明了假设1，说明

创新创业具有显著的心理动因，而且这些心理因素的作用会随着企业成长而变化。另外，与方

程（2）和（3）相比，方程（1）的估计结果明显不同，说明心理因素与创新创业存在因果内生性。

这初步验证了假设3，即企业家精神将伴随创新创业实践而变化，所以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实

践来培育企业家精神是完全可行的。

由此可知，第一，心理特质的显著性验证了高波（2007）的研究，充分解释了企业家与其他

人群存在人格差异的经验事实；第二，心理特质变化的显著二次性说明，创业者之间的特征差

异确实有可能大于创业者与非创业者之间的差别（Gartner，1985）；第三，从学步期至稳定期，培

养有阶段差别的心理特质，才能不断激发出企业家的创新创业行为，并有可能通过“二次创业”
使企业进入新的生命周期（Obschonka等，2010；姚建文等，2011；田虹和崔悦，2017；尹向毅，2017）。

 

续表 3　创新创业心理动因的实证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emo_22 –0.026
（0.160）

0.043
（0.058）

0.051
（0.058）

–0.015
（0.136）

0.120**

（0.056）
0.120**

（0.056）
–0.122
（0.144）

–0.021
（0.070）

–0.021
（0.070）

0.009
（0.012）

emo_32 0.332
（0.351）

0.040
（0.118）

0.062
（0.118）

0.936**

（0.423）
0.722***

（0.131）
0.722***

（0.134）
–0.091
（0.138）

–0.074
（0.075）

–0.074
（0.075）

0.007
（0.019）

male 0.000
（.）

–0.369
（0.461）

–0.360
（0.462）

0.000
（.）

–0.423
（0.483）

–0.423
（0.483）

0.000
（.）

0.171
（0.50）

0.168
（0.50）

lnage
–49.331***

（13.946）
–2.393**

（1.013）
–2.387**

（1.014）
–46.273***

（12.420）
–2.567**

（1.052）
–2.567**

（1.052）
–54.452***

（10.563）
–2.409**

（1.102）
–2.391**

（1.102）
–5.626***

（0.761）

experience 0.000
（.）

0.190
（0.646）

0.194
（0.647）

0.000
（.）

0.319
（0.673）

0.319
（0.673）

0.000
（.）

–0.007
（0.649）

–0.008
（0.649）

urban –0.490
（0.402）

–0.235
（0.150）

–0.229
（0.150）

–0.082
（0.390）

0.062
（0.144）

0.062
（0.145）

0.548
（0.427）

0.354*

（0.198）
0.346*

（0.198）
–0.043
（0.027）

education 0.000
（.）

–0.096
（0.165）

–0.093
（0.165）

0.000
（.）

–0.057
（0.173）

–0.057
（0.173）

0.000
（.）

–0.075
（0.180）

–0.078
（0.180）

education2 0.000
（.）

0.010
（0.011）

0.010
（0.011）

0.000
（.）

0.006
（0.011）

0.006
（0.011）

0.000
（.）

0.001
（0.012）

0.001
（0.012）

memory
1.465***

（0.557）
1.153***

（0.267）
1.169***

（0.268）
1.854***

（0.489）
1.322***

（0.272）
1.322***

（0.272）
1.102
（0.846）

1.245***

（0.419）
1.238***

（0.419）
0.048
（0.040）

memory2 –0.231***

（0.088）
–0.145***

（0.041）
–0.149***

（0.041）
–0.289***

（0.074）
–0.181***

（0.042）
–0.181***

（0.042）
–0.198
（0.127）

–0.210***

（0.061）
–0.209***

（0.061）
–0.010
（0.007）

lnassets
–0.192**

（0.096）
–0.235***

（0.034）
–0.255***

（0.035）
0.047
（0.119）

–0.029
（0.048）

–0.029
（0.052）

0.228*

（0.123）
0.241***

（0.056）
0.270***

（0.061）
0.006
（0.006）

market
22.957***

（6.304）
5.643***

（1.728）
5.855***

（1.733）
23.561***

（5.870）
9.166***

（1.449）
9.166***

（1.451）
–1.905
（4.326）

–15.919***

（1.723）
–15.951***

（1.724）
2.293***

（0.401）
province + + + + + + + + + –

_cons或创
新创业滞
后项

166.528***

（45.729）
19.773***

（6.188）
20.182***

（6.199）
177.514***

（39.651）
33.364***

（6.085）
33.361***

（6.112）
209.403***

（34.959）
47.575***

（7.087）
47.169***

（7.096）
0.176***

（0.020）

N 443 443 443 443 443 443 886 886 886 76

R2 0.745 0.849 0.524
调整R2 0.728 0.839 0.50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方程（1）、（4）和（7）是面板数据个体固定效应
分析结果，方程（2）、（5）和（8）是以心理因素为内生变量的Hausman-Taylor估计结果，方程（3）、（6）和（9）是以心理因素和自
有资产量为内生变量的Hausman-Taylor估计结果。另外，方程（1）、（2）和（3）是针对学步期至稳定期样本的估计结果；方程
（4）、（5）和（6）是以利润代替利润增长率来测度创新创业指数，并针对学步期至稳定期样本的估计结果；方程（7）、（8）和
（9）是针对学步期至死亡期样本的估计结果；方程（10）是针对学步期至稳定期样本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的估
计结果。还有，在方程（2）、（3）、（8）和（9）中地区虚拟变量都在5%或10%水平上显著为负，在方程（5）和（6）中地区虚拟变量
为负但均不显著。为了简化分析，在此没有详列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
　　数据来源：作者利用stata13.0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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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估计方程（2）中，与年龄、性别和户籍类型等个体特征不同，受教育年限、从业经

历 等 控 制 变 量 对 创 新 创 业 的 影 响 不 显 著 。 如 图 2所 示 ， 根 据 心 理 动 因 模 型 ， 这 说 明 刘 鹏 程

等（2013）、刘佳和李新春（2013）、赵曙明等（2015）以及程虹和宋菲菲（2016）等所强调的前因变

量都可以经由心理因素来解释，这些变量只是心理因素作用于创新创业的中介变量。并且，本

文将心理特质变量剔除以后，重新进行相关回归，结果发现，教育年限、记忆能力与创新创业

会呈现出显著的二次性变化。这也可以说明，上述变量只是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中介变量
①

，

由此证明了假设2。

因此，这充分表明，一方面，创新创业绝非出自偶然，其内在动因可以追溯到深层的心理

层面（李苑凌等，2010），从心理学视角探究创新创业的前因变量具有突出的理论和实践优

势（Zhao等，2010）。另一方面，从深层的心理因素到具体的创新创业实践，中间确实存在很多中

介变量（Baron和Markman，2005；Zhao和Seibert，2006），而且部分中介变量（如记忆能力）还可

能具有直接的创新创业效应，所以研究中介变量的作用也有助于形成对创新创业行为的科学

预判（Stewart和Roth，2007）。

最后，由方程（2）和（3）可知，市场环境与创新创业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自有资产与创新

创业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同时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负。结合前文分析，这验证

了假设3，也说明正规制度、社会文化和市场环境等因素既可以直接影响创新创业行为（李苑凌

等，2010；刘佳和李新春，2013；郭惠玲，2014），也能够对心理因素的创新创业效应产生调节作

用（Baron和Markman，2005）
②

。另外，这也验证了已有研究，表明受社会文化和地区因素的影响，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区域性历史现象，存在明显的地区和时代差别（Audretsch和Fritsch，2002；高

波，2007）。

综上所述，创新创业具有稳定的内在心理动因，很多中介变量的创新创业效应都可以经由

心理因素来解释。同时，心理因素与创新创业之间存在因果相关性，而市场环境、社会文化和

地区因素等在创新创业中也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五、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创新创业的心理动因，本文从替换衡量指标、调整样本区间和改变研究方

法等多个方面，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一）替换衡量指标

1. 替换创新创业的衡量指标

以利润替换利润增长率来测算创新创业指数
③

。考虑到心理因素与创新创业之间有可能存

在的内生性，重新进行相关估计，结果如表3中方程（4）、（5）和（6）所示。首先，一些心理因素仍

然对创新创业具有显著作用，并且与前文结果相似，这些因素的二次项系数也十分显著。这再

次验证了假设1，说明创新创业确实存在显著而稳定的心理动因。其次，已有文献所强调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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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简化分析，此处没有详列相关估计结果，有需要的读者可以直接向作者索取。另外，本文对心理特质与中介变量进行

了中介效应检验，也表明中介变量的作用能够经由心理特质来解释，参见附录2。

②本文对市场环境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详见附录1。借鉴Baron和Markman（2005）、高波（2007）、Audretsch和

Fritsch（2002）的研究，地区虚拟变量的显著影响也可以说明，正规制度和社会文化的直接和调节作用。

③具体方法是，首先，使用利润增长率来界定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即：利润增长率大于或者等于零即为稳定期之前，而小

于零则为稳定期之后。然后，根据图1中L1和L2的对应关系及其变化特征，从学步期至死亡期，对企业成长的各阶段进行创新创业

赋值：按照利润的倒数排序，稳定期之前平分为四段，分别赋值为8～5；稳定期之后平分为四段，分别赋值为4～1。



识、智力和专业经验等因素的作用并不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假设2，表明它们的作用可能经由

心理因素来解释。最后，方程（5）中市场环境的影响仍然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在一

定程度上也验证了假设3，即市场环境等调节变量可以显著作用于创新创业行为。

2. 替换心理因素的衡量指标

使用大五人格模型，企业家精神可以解构为五个维度的一般人格特征，而每项人格特征又

可以进一步解构为更为稳定的心理特质，如表1所示。在此，本文使用五个维度的一般人格特征

来替换11项心理特质，重新对学步期至稳定期样本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在五个维度的一般人格特征中，宜人性（ple）、外倾性（ext）和情绪稳定性（emo）对创新创业

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它们的二次项系数都非常显著。同时，与表3中估计方程（2）和（3）相似，市

场环境的影响仍然为正。这基本验证了前文三项假设，表明心理因素对创新创业具有稳定而显

著的决定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会随着企业成长发生改变，同时将受到市场环境等调节变量的影

响。另外，与表3中估计方程（1）相比，在五项人格特征分析中，调整的R2
明显减小，即0.52<0.73，

而宜人性（ple）、外倾性（ext）和情绪稳定性（emo）的显著性也有所降低。这也证明了前文判断，

即一般人格掩盖了多维度心理特质的结构特征，所以估计结果相对更不显著。

（二）调整样本区间

扩大研究样本，针对学步期至死亡期样本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中方程（7）、（8）和（9）所示。

很明显，一些心理特质仍然显著作用于创新创业，其二次项系数也十分显著。并且，与方程

表 4    五个维度的一般人格特征分析

变量 （1） （2） （3） 变量 （1） （2） （3）

con 1.657
（3.836）

–0.634
（1.031）

–0.677
（1.078） male 0

（.）
–0.149
（0.404）

–0.152
（0.404）

ext 0.296
（2.046）

0.979
（0.644）

1.118
（0.681） lnage

–44.710***

（11.260）
–2.861***

（0.876）
–2.515***

（0.896）

ple –4.215
（5.321）

–8.643***

（1.500）
–9.421***

（1.587） experience 0
（.）

0.183
（0.568）

0.226
（0.569）

ope –0.504
（2.059）

–0.991
（0.659）

–1.037
（0.702） urban

–0.939**

（0.374）
–0.136
（0.134）

–0.135
（0.136）

emo –0.770
（1.897）

–0.991
（0.926）

–1.224
（1.005） education 0

（.）
–0.135
（0.145）

–0.118
（0.145）

con2 –0.202
（0.544）

0.056 7
（0.149）

0.058
（0.155）

education2 0
（.）

0.000
（0.010）

0.007
（0.010）

ext2 –0.105
（0.282）

–0.146*

（0.089）
–0.165*

（0.094） memory 0.353
（0.608）

–0.877***

（0.230）
–0.936***

（0.233）

ple2 0.435
（0.676）

1.030***

（0.189）
1.130***

（0.200） memory2 –0.061
（0.103）

0.147***

（0.037）
0.157***

（0.037）

ope2 0.036
（0.273）

0.082
（0.088）

0.085
（0.094） lnassets –0.022 0

（0.062）
–0.053 0
（0.035）

–0.051
（0.035）

emo2 0.165
（0.232）

0.194*

（0.113）
0.223*

（0.122） market
20.760***

（5.062）
2.476**

（1.232）
2.653**

（1.273）

province + + + _cons
144.000***

（31.530）
34.080***

（5.743）
33.750***

（5.880）
N 443

R2 0.538

调整R2 0.520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方程（1）是面板数据个体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
方程（2）是以大五人格为内生变量的Hausman-Taylor估计结果，方程（3）是以大五人格和自有资产量为内生变量的
Hausman-Taylor估计结果。另外，一些地区虚拟变量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其他均不显著。为了简化分析，在此没有详
列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
　　数据来源：作者利用stata13.0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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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和（3）相比，地区虚拟变量同样显著为负，从业经历的影响依然不显著。这也基本验证

了前文三项假设。不过，与前文分析结果相比，此处自有资产量的影响显著为正，受教育年限

作用显著为负。根据图1中有关“二次创业陷阱”的分析，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在稳定期以后，企

业家的创新创业行为发生了分化，部分企业通过“二次创业”进行了新的生命周期，如S1和S2所

示；这时，心理因素进而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对创新创业的影响都变得很不一致。另外，与方

程（2）和（3）相比，此处心理因素的影响较小，显著性有所下降；同时，与方程（1）相比，估计方

程（7）中调整的R2
较低，即0.51<0.73。这也印证了上述判断，说明使用学步期至稳定期样本检验

创新创业的心理动因，可以获得更为精确而显著的估计。

（三）改变研究方法

在前文分析中，由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是5个以上分类等级的序次变量，所以本文

将它们作为连续变量而进行面板数据分析。不过，这种处理方法仍然有可能产生误导性结果，

所以需要选择序次反应变量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为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泊松回归模型

重新进行相关估计。并且，借鉴李涛和张文韬（2015）的研究，本文将心理因素的滞后项作为工

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即使用2012年与2014年的心理特质均值替换2014年的心理特质值，

使用2010年与2012年的心理特质均值替换2012年的心理特质值，估计结果如表3中方程（10）所

示。与前文分析结果相比，除了具体维度与系数大小有所差别，心理因素仍然显著作用于创新

创业
①

，同时中介和调节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基本不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再次验证了前文研究结

论的可靠性。

（四）改变心理特质的问题测度

为了更加准确地测度企业家精神，在放松相关性检验的条件下，基于CFPS数据库的问卷设

置，本文增加和强化了一些心理特质的问题测度，将原有的11个问题扩大到了16个，如表5所示。

同样，采用Hausman-Taylor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学步期至稳定期样本重新进行估计，结果

如表6所示。可见，除了新增问题测度——信任的作用不太显著，其他心理特质、调节变量和中

介变量对创新创业的作用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这就进一步验证了心理特质在创新创业活动中

的稳健性影响。

表 5    新增和强化心理特质的问题测度

人格特征 心理特质 备注 主要特征 对应问题测度

外倾性
热情性 新增 个体对待别人和人际关系的态度 受访者的待人接物水平

正性情绪 强化 个体倾向于体验到正性情绪的程度 自己不比别人差

宜人性 信任 新增 个体表现出的信任程度 受访者回答的可信程度

情绪稳定性 抑郁 强化 正常人倾向于体验抑郁情感的个体差异
受访者感到心情沮丧的频率

受访者感到情绪低落的频率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李涛和张文韬（2015）的《人格特征与股票投资》以及CFPS数据整理。

表 6    基于更多问题测度的心理动因检验

变量 H-Taylor 变量 H-Taylor 变量 H-Taylor 变量 H-Taylor

con_1
–6.415***

（0.552） emo_3
–9.784***

（1.421） ext_22 0.507***

（0.107）
emo_22

（强化1）
0.308***

（0.034）

con_2
2.881***

（0.370） 热情性
–2.202***

（0.217） ple_12 –0.936***

（0.095）
emo_22

（强化2）
–1.553***

（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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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认为，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仍然有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弱工具变量、滞后项选择不足等问题，这限

制了此处回归结果的精确性，是造成估计结果与前文略有差别的重要原因。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寓意

长期以来，很多前因导向研究认为，创新创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外在行为表现，从心理学视

角探究创新创业的发生根源具有绝对的理论和实践优势。但是，由于缺乏心理学理论支撑，再

加上诸多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影响以及创新创业内容的阶段性差别，目前针对创新创业心

理动因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明显不足。为此，本文借鉴创业成功模型论证了心理因素对创新创业

的作用，并使用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大五人格模型克服核心变量的测度困难，实证检验了两者

的逻辑关联。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心理因素确实可以显著作用于创新创业实践，而且在企业成长的不

同阶段，这些心理因素的作用明显不同。第二，从远端的心理因素到具体的创新创业实践，中

间存在很多中介变量。大量已有文献所强调的创新创业前因变量，基本都可以作为中介变量而

追溯到心理层面，所以能够经由心理因素来解释。第三，心理因素与创新创业之间存在互为因

果关系，两者的逻辑关联受到市场环境、社会文化和地区因素等调节变量的影响。这就解释了

企业家精神的地区和时代差别，说明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后天实践而习得，公共政策在激发和

保护企业家精神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为了使更多社会主体成为创新创业者，进而推动我国创新型经济发展，应做好以下

几方面工作：首先，要分析更多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影响，细化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从而

对创新创业行为形成准确预判，以明确创新创业政策的实施对象；其次，要针对企业成长的不

同阶段，完善创新创业政策的内容和形式，以塑造不同类型的企业家精神；最后，要进一步开

展浙商、粤商和鲁商等区域性企业家精神研究，以制定有地区差别的企业家精神激发和保护措施。

另外，如前文所述，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创新创业的核心内容和关键产出存在明显差

别，其对企业家精神的要求自然有所不同。那么，细致论证这些差别，从而为企业家精神的政

策设计提供更为广泛的经验基础，仍然是未来相关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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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energy  conversion  between  old  and  new.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It has obvious effects of

employment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and has become a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a’s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port of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stimulating and protect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encouraging more social

subjects to engage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which is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is

strategic  cho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tics，entrepreneurs  seek  market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entrepreneurs’ endowments，including internal psychological endowments and

external resource endowments. Among them，psychological endowments have long been valued

by researcher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r largely depends on the special personalities of entrepreneurs，and these

personalities  are  derived  from  deep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ly  when  external  resource

endowments are perceived to form an internal psychological atmosphere，can it play a role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refore，this paper uses the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model to

demonstrate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Firstly，psychological factors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practi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and the  role  of  these  psychological  factor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nterprise growth. Secondly，from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the distal to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there are many

intermediary  variables.  The  pre-dependent  variabl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mphasized by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as

intermediary variables. Therefore，the pre-dependent variabl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n  be  explained  by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irdly，there  is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s influenced by market environment，

social culture and regional factors，which explain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and eras in

entrepreneurship. It shows that entrepreneurship can be acquired through acquired practice. Public

policie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timulating and protecting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sychological factors;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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